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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宾，女，1970年生，网名“凿冰煮
雪”。通川区中医院内科医生，曾经的文
青一枚。从医20余年，感悟颇多，常思述
之与人，言之不尽泄于笔端。把自己所想
所思所悟用文字表达出来，和朋友们分享
快乐，分担忧伤。

北河拐弯的地方北河拐弯的地方
龙懋勤龙懋勤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厂里带家的职工宿
舍都是平房，只有单身职工宿舍是两层的筒
子楼，四个人住一间，这在当时也算不错了。
在那个年代，地区所属的厂矿，除了厂房、办
公楼是楼房外，职工住房十分简陋，有砖房有
土墙房，甚至还有竹席麦草搭起来的临时工
棚，职工睡通铺也是寻常的事。拖家带口的
职工大多住在十多平方米的平房里，烧火煮
饭睡觉都在一个屋里，孩子大了，也只有拉
一块布帘分隔一下。齐书记勇于领风气之
先，在罐头厂建起了两幢六层楼高的职工宿
舍，虽然每套房子只有四十多平米，但那是
小一号的两室一厅带卫生间的住房，一下解
决了九十八家人的住房问题，而且租金每月
只有两三块钱，那在当时是天大的喜事。虽
然住新房的人大多是干部和一些老工人，但
大多数工人总觉得有点盼头。那次齐书记本
来名正言顺分了一套，但他没有去住，而是

让给了一位老工人，一时还传为佳话。后来
不少厂矿的领导还带人到罐头厂来参观，学
习取经，让齐书记出了不少风头。

齐书记这个人治厂有方，虽是铁腕人
物，但他多少还是关心职工的福利，在他当
政的年代，厂里生产蒸蒸日上，那是不争的
事实。不过齐书记这个人太强势了，每逢厂
里开大会，只要齐书记坐在台上，下面必定
鸦雀无声，他讲话掷地有声，抑扬顿挫，斩
钉截铁，雅俗交错，文采斐然。他讲话的时
候，主席台上的其他领导没有人敢多嘴多
舌，这也是历来官场的潜规则。他可以插副
手的话，甚至打断副手的话，没有他的示
意，副手不敢接着讲下去。厂里开党委会或
厂长会，大家都会看他的脸色讲话，偶尔提
个建议什么的，后面都要附一句，我们听齐
书记的。罐头厂长久以来就是一言堂，齐书
记这个人太有威严了，连厂长都是个摆设，
更莫说其他副手了，没有一个党委成员敢在
他面前说个不字。

多少年来，厂长换了好几个，有的是知难
而退，有的是先称病而后调走，那怕是后来走
的单位差，也毫无怨言，与他共事尤如与阎王
共事。齐书记在罐头厂坐了二十多年，他就是
屹立不倒。走了的一个原厂长私下说，惹不起
我躲得起嘛，人啦，太红了，也就离黑不远了。
有的人还说，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现在有
地委书记罩着你，要是上面换了人呢？

一九八二年，上级调来一位新厂长，四十
出头，是个大学生，叫梁贵明，个子在一米八
以上，站在齐书记面前，高出半个头，这让齐
书记很不爽，平时尽量避免和梁大个子站在
一起。梁厂长也是个年少气盛的人，加上他
有文化，又逢知识分子吃香的年代，他对齐书
记就不是那么唯唯诺诺，有时叫齐书记，有时
叫老齐，这让齐书记大大的不悦，心里说，毛

头小子，不知天高地厚，对我不敬，我一定要
收拾你。

八十年代初期，各种物质都比较紧张，罐
头厂生产罐头需要大量的玻璃瓶，但县玻璃
厂急需生产玻璃的辅料烧碱，当时烧碱是市
场上的紧俏货，他们向罐头厂求援，知道罐头
厂在外面什么东西都能搞得到。梁厂长听了
县玻璃厂厂长的述苦和求援，热情地说，没问
题，包在我身上。他没有请示齐书记，自己大
笔一挥，签字让供销科拿两箱罐头，准备送给
一家化工厂的领导。后来这事有人密告到齐
书记那里，齐书记立即召开党委会，在会上严
厉批评梁厂长不尊重党的领导，带头破坏财
经纪律，勒令作深刻检查。那知梁厂长也不
是省油的灯，他气愤地站了起来，脸红脖子
粗，理直气壮地说，尊敬的齐书记，难道我堂
堂一个厂长，连这点权力都做不了主？姓齐
的，别的人怕你，我梁大个不怕你，我不当这
个厂长了。梁厂长说完，也不打招呼，大步流
星地走出了会议室。当时齐书记气得脸青面
黑，他当政二十多年，还没有一个人敢于跟他
面对面叫板，还直呼姓齐的，这不反了天吗？
他望着梁厂长的背影，站了起来，厉声说，我
提议，给梁贵明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那知，生性耿直的梁厂长直接去了地委，
要求辞去厂长职务。八十年代初，正是全国
大张旗鼓重用知识分子的时候，地委袁书记
知道这事轻慢不得，只好放下身段好言劝说
梁贵明。他还当着梁厂长的面，给齐书记打
了电话，用不容分辩的口气说，齐广兴同志，
你要好好和小梁搞好团结，现在是什么时
代？是重知识重文凭的时代，小梁是大学生，
是四个现代化的接班人，再说，梁厂长批准拿
两箱罐头，也是为了生产，是为公的，你在党
委会上批评他是错误的，今后我再听到你们
两个不和，我先拿你是问。

这件事过去之后，齐书记表面上和梁厂
长和解了，但暗地里却派人去调查梁厂长在
其他单位工作的情况，特别是文革中在大学
的活动，是不是红卫兵造反派？是不是派性
头头？有没有男女关系问题，他相信掘地三
尺总会挖出一点能够上纲上线的东西。他坚
信，他自信，在罐头厂这块地盘上，没有他收
拾不了的人，也不允许出现一个胆敢跟自己
分庭抗礼的人。

可惜，人算不如天算，老天爷并没有给齐
书记充足的时间，第二年，也就是一九八三
年，红得发紫的齐书记不但没有收拾到梁贵
明厂长，反而他原来红得发紫的仕途却终于
走到了尽头。

四

齐书记长期受地委袁书记的偏爱，除了
有罐头、猪肉、猪油孝敬之外，还有一个重要
的因素。罐头厂有一个顶顶有名的右派分
子，名叫王山洼，这个人可是相当有来头的。
王山洼是个老红军，一九一七年生，河南人，
十五岁参加红军，红四方面军入川之前就是
鄂中教导大队的副政委，相当于副团职干
部。由于历史的原因，除一部分骁勇善战的
高级将领外，原红四方面军的一般干部在地
方上往往得不到重用。王三洼参军前是个放
牛娃，后来他的小名王三娃就稀里糊涂地成
了大名王三洼。他解放后的级别是十三级，
当时的地委袁书记才十五级。解放后王三洼
任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的院长，这个级别比地
委书记高、资历比地委书记老的王院长从来
就不是一个逆来顺受的主，不时爱和袁书记
顶牛唱反调，可以对地委书记的招呼不理不
睬，袁书记十分讨厌这个没多少文化又桀骜
不驯自以为是的老红军。

(八)

连 载

结婚十载，文子对自己的婚姻现状很满意。
她坚定地以为这样的幸福是一辈子的，逐渐放松了自

己，妆容不再如从前般精致，衣品不知不觉连降了三级，内衣
忠心耿耿地陪伴她几年，依旧舍不得扔掉。书也不看了，只
知道忙忙碌碌地刷微信。甚至有一次，她还叉起腰，狠狠地
把碰了她一下的路人骂得眼泪哗哗。

他开始没觉得什么，慢慢地，笑容凝固。什么时候开始，
她那么不在乎自己了？他望着她，眉头打上了一个不耐烦的
结。

这个结并没有引起她的重视。有时看他不开心，她就撒
娇，肆无忌惮地撒。以往，只要她这样子一撒，他的骨头就
酥，再过分的要求，他都极力满足。

如今在商场沉沉浮浮了十年的他早已脱落了那层幼稚
迷离的外衣，他看女人的眼光在往高处走，作为女人的文子
却在往低处行，两人渐行渐远。

他资本雄厚，水涨船高，个人魅力也就无穷了，各路女人
汹涌袭来，他的心偶尔走一下神。

她感觉到了，惊恐万分。她怕一直引以为傲的幸福要中
止。摸摸心窝，发觉这个男人还似颗痣一样顽固地种在自己
的心上，她果断地作出决定，一定要把他抢回来，尽管愤怒在
心头熊熊燃烧着。

她用自己认定的正确其实弊端十足的方式，踏上了争夺
爱人的征途。他的手机响了，她竖起耳朵，相当警惕地捕捉
任何讯息，以备有的放矢地进行防范。他晚上出门，迟于她
能够承受的时间范围，她便火速传送十二道金牌，道道催人
魂，令他在朋友面前颜面尽失。她以为防得滴水不漏，残酷
的事实是，在她的围追堵截中，他无奈往外面的世界里躲。

平时见不到他的影子，难得回一次家，她更是毫无底线
地撒泼，把他的祖宗十八代数落出无数个不是，试图在气势
上压住他，从此乖乖地围着她转。哪晓得男人正当年，一撩
拔，火焰冲至云霄。

终于意识到来硬的无法逼男人就范，干脆来点软的，刚
雷霆万钧，刹那间春雨绵绵，摆出一副娇柔可怜状，以激起男
人的保护欲、怜悯心。无奈一招又一招，招招无力道。

男人在最初的拒绝、中间的半推半就、再到后来的欣然受
之，只花费了很短的一段时光。家里有个神经质的女人，男人
出轨的步伐确实容易加快些，犹如快马加了鞭。

可以爱的时候，文子不懂怎么守住爱，一切随心所欲，不
顾对方的感受。问题出现后，更是缺乏必要的智慧，心胸变
得无比狭窄。收
起 泼 妇 的 那 一
套，好好沉静下
来才对，风平才
能浪静，浪静才
能水清，然后才
能数得清游鱼。
她近乎疯狂地挽
留爱，把爱弄得
惊慌失措，为男
人的出格行为制
造了最有说服力
的借口。

□沈萍

素来怕冷，开始数九后，除了上
班，没有特殊情况不喜外出。那一日
阳光灿烂暖和了不少，得闲赶紧出门
溜达，不知走到哪里，见路边一片花
园。

花园里开满虞美人，红粉黄白煞
是可爱。喜欢虞美人，细细长长的花
茎被满细小绒毛，一茎一花。花蕾亦
被绒毛，未开时向下低垂，花开时便昂
首直立，甚是骄傲起来。

这花骄傲得有理由，花色艳丽，花
瓣轻薄如带褶的纱缎，微微可以透过
光亮。不但花容绝色，花姿更是无
双。细长花茎托着杯口大的花朵，风
一吹，颤颤巍巍花瓣儿翻飞，像风中瑟
瑟的美人儿，不由得要摒住呼吸，怕加
大了风力，吹翻了花朵吹倒了美人。

看这片虞美人开得热闹，绕着花
园细细观赏，发现冬天居然有少许蜜
蜂花中飞旋。忽然，有个现象引起我
的注意，一朵黄色的虞美人，花蕊处聚
集着七八只蜜蜂，花多蜂少，其他花朵
甚少有蜜蜂光顾。

我开始研究这一有趣的现象。
花的原因？是这朵花儿比别的花

更美妙、硕大、新鲜？不对，这是一朵
普通的黄色虞美人，众多的蜜蜂进进
出出，花朵不堪重负地摇摆，花蕊被挤
得凌乱，花瓣略显憔悴。一朵失去姿
色的花，什么理由让这些蜜蜂就不愿
舍弃，另寻妙处。

风的原因？风把花香吹到这朵花
开的地方，干扰了蜜蜂对花位置的判
断，认定只这一朵，故而聚集在这里。
也不对，这花的旁边开着几朵同样的
花，风的定位不可能这么精确吧。而
且风停止时，这些蜜蜂也没有离开另
攀它花。

阳光的原因？难道这朵花独受太
阳恩宠，光照最强最集中？显然不成
立。整片花都徜徉在阳光普照下，周

围没有遮挡没有障碍。如果连太阳的
公平都要怀疑，这世上便没有了公平。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现象？
我站在花园边苦苦思索，蜜蜂们毫不
顾及我的苦恼，依然飞进飞出、挤挤密
密拥在黄色虞美人的花心。

突然脑中电石火花闪过。这朵花
开在花园的最边缘，蜜蜂们初入花海，
看这朵好看，那朵鲜艳，挑花了它们的
复眼，不知不觉飞到了边缘，一看外边
没有了，只得将就着完成采集花粉的
任务。

一定是这样，我为自己卓越的想
象力而叹服。多少人生不是这样，拥
有时不珍惜，将要失去时极力挽回，悔
也晚矣。不觉又哀叹自己年轻时不珍
惜时光、碌碌无为，老之将至突感想要
做的事还太多，竟有时不待我之愤。

正胡思乱想，一只蜜蜂飞到我眼
前，振动双翅，一双好看的椭圆形复眼
盯着我，嗡嗡道：“你回转头看。”我转
身，发现周围聚集十多人，有一个人正
在靠近，问前边：“这么多人在干什
么？”回答：“不晓得，我也是看人多过
来瞧瞧。”

蜜蜂嗡嗡：“我不过飞进一朵花
中，就跟来那么多的蜂，我以为只有我
们喜欢蜂拥而至，却原来你们人也这
样，我还是飞走算了。”蜂尚如此，何况
人乎。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我也走
吧。

蜜蜂说

爱，需要智慧


